
【人文赋】

月光疗伤

钟云省

“且就洞庭赊月色， 将船买酒白

云边！” 李白无疑是写月色最多且最

传神的诗人。 风花雪月， 我不知道月

为什么排在最后。 其实月色没有风的

喜怒无常， 没有花的娇惯易谢， 没有

雪的冷傲难遇。 月虽然有阴晴圆缺，

但只要有心 ， 完全可以时常感受到

它。

记得我年少时， 村里还没有用上

电 ， 更别说电视和手机了 。 一到天

黑， 特别是夏夜， 我都会坐在自家的

大门前望月。

那时候， 不但是小孩子， 大人们

也爱坐在禾坪上 “晒月”。 月色浩荡

而温柔， 完全不像白天的太阳那样火

辣辣的， 难以接近。

这时候， 老人们常指着月亮对我

们说： “看见没有？ 月亮里那阴影就

是一棵大桂花树， 那在下面打草鞋的

是吴刚 ！” 年少的我抬头细望月光 ，

好像里面确实有一棵大桂花树。 桂花

树下， 确有一个老人正坐在那里忙着打

草鞋呢！ 可他夜夜打草鞋要卖给谁呢？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现在， 当一个人疲倦了的时候， 被

白天的现实折磨得伤痕累累的时候， 我

就会走出房子， 找到有月光的地方坐下

来。 然后偷偷将月光敷在心头， 它温柔

而冰凉的身体会慢慢地替我抚平伤口。

这个方法 ， 我是跟邻居的老奶奶学来

的。

记得我还只有八、 九岁时候， 我家

隔壁那一个还只有两三岁大的孩子， 他

一到夜里就爱吵爱哭。 他的父母带他去

看医生， 药也吃了， 针也打了， 可就是

没有什么效果。 他父亲于是又请人写了

许多： “天黄黄， 地黄黄， 我家有个夜

叫郎。 过往行人念一遍， 一觉睡到大天

光” 的纸条， 到处贴着， 也没用。

后来， 孩子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每

天晚上就抱着孙子在月光下走来走去。

一边走一边哼着： “月光老人啊， 您借

点药给我孙子吧！ 您医得我孙子他没病

没痛， 一觉睡到大天光啊！”

我当时很是不解 ， 就问老奶奶 ：

“月光里哪来的药呢？”

“月光可是几千年的良药呢， 它什

么病都可以医好！” 老奶奶回答我说。

“真的？” 我半信半疑。 可是， 她老

人家只哼了一大会儿， 来回走了一大会

儿， 她那爱啼啼哭哭的孙子， 竟然不哭

不闹， 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这让我难以

相信。

看来 ， 月光确实是一副很好的中

药！ 后来我终于明白， 在如水一般的月

色里， 在安详的月光下， 再烦躁不安的

心灵也会慢慢沉淀下来， 变得安静啊！

其实 ， 世间的药大都是医治身体

的， 医治身体的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 只有月光才是医治心灵的， 所以它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夜月色浩荡，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那时，天气空明澄澈

资若铭

小时候， 每逢双抢， 母亲都要去外公家

帮忙。 虽然外公只种了两亩地， 但收起来还

真得下苦力。 天还夜着， 母亲和外公便打早

起床， 用清凉井水冲一大碗米糠水， 加勺糖，

既解渴又畅快。 喝完， 拿着禾刀、 顶着草帽

出去了。 清晨的田间， 凉快舒爽， 空气清新，

花草香沁人心脾 ， 偶尔还能见几只白蝴蝶在

田头飞舞， 草上的露水格外清凉， 沾在脚上

很舒服。

等到太阳爬出山头 ， 就准备吃早饭了 。

早餐一般是外婆做好后， 交由我送到田里去。

早餐不吃别的， 必须两大碗饭。 几块实打实

的扣肉， 一把自家地里的青菜， 再加上冬天

外婆腌的爽口萝卜条。 这样吃， 既下饭又饱

肚， 吃完后， 干起活来踏实有力。

烈日当空， 蝉鸣如斯。 送了饭 ， 我会呆

在田边玩。 我喜欢红蜻蜓， 但这家伙不容易

捉。 为了捉它， 常常会摔个倒栽葱。 千辛万

苦捉来后， 看看， 红翅膀， 绿眼睛， 实在可

爱。 我又不忍心伤害这小东西， 手一松， 它

就飞走了， 飞远了。

然后玩泥巴， 玩的是湿泥 。 拿来捏成笑

脸， 或是小船， 还要在上面用树枝写上自己

最近习的字。 常常玩得满手满脚都是泥， 直

到现在我还怀念那芬芳亲切的泥土味道！

扯狗尾巴草。 扯了之后 ， 先放嘴里吸两

下、 咬两下， 然后偷偷溜到母亲后面， 放在

她颈上 ， 痒痒她 。 这时 ， 母亲便赶紧抢去 ，

扔在田里， 说一句： 别闹！ 没时间和你顽皮。

这样 ， 我赶紧又扯来一根 ， 放在嘴里嚼着 ，

又跑去逗外公。 玩累了， 我便躺在狗尾巴草

旁， 抬头看天， 看云， 看有没有白鹭飞过。

待到中午， 太阳晒人了 ， 母亲和外公便

收工回家。 吃完中饭， 摊开凉席， 躺在家里

地上睡一觉， 等下午日头缓点儿再出门。 那

时家里还是泥地板 ， 夏天睡地上特别凉爽 。

傍晚， 我又跑去田边玩。 此时， 那圆圆的火

球渐渐地从山头降下去了， 西边的天上染了

一层绝美的红晕。 鸟儿陆续飞回巢中， 蛙声

蝉声相互交响。 放牛人家也牵牛回栏， 老牛

吃饱后甩着尾巴， 悠闲自得地走在田埂上。

我们三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 光着脚 ， 听

着大自然的一切声音。 外公和母亲会聊着家

事和明天的活计。 外公还要顺路捡些干树枝，

回去做柴火烧。 归家时， 外婆在招呼鸡鸭进

窝， 桌上摆着已热好的饭菜和地里摘来的生

黄瓜。 晚上我可吃不了多少饭， 净吃那生黄

瓜， 嫩脆解渴。 吃完饭， 冲了凉， 大伙都围

坐坪里扯东说西， 聊着白天的劳作。 月亮悄

悄地挂上了高枝， 院子空明澄澈， 辛苦而平

凡的一天便这样过去了……

双抢便是在这样的劳作中一年年重复着。

如今， 良田山川依旧迷人， 已长大离家的我，

依然记得那些蓝天白云， 那些山野清风， 格

外迷人。 风依旧吹着稻田， 那些难忘的日子

却再难回去， 只留得一缕缕稻香在我的记忆

里慢慢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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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湘江捞到一颗

多情的种子

胡西北

我在湘江捞到一颗多情的种子

把它抛在石鼓山下

慢慢长成一片醉人的绿荫

如果上苍恩赐雨露

千年的大树也会爱上岸边的垂柳

还有书院里的孤灯

时而映出美丽的玉石

我把手伸到回雁峰

与历史歃血为盟

朱陵洞内， 聚集千军万马

蒸水河畔， 红旗招展迎风

挥一挥孔明馈赠的鹅毛扇

昨日点燃的星火

照亮明日的星空

我在这里刻下的每一句话

是我来过人间最合格的证明

大义山参禅

崔建华

初访至圣寺， 是在十五年前的秋

末。

那天黄昏时分才抵达大义山深处

的至圣寺， 天空正飘着毛毛细雨， 漫

山的云雾缭绕 。 远远地隔着一池碧

水， 望见绿树翠竹掩映下的至圣寺隐

隐绰绰， 空幽寂寥得就像是一幅 “山

色空蒙雨亦奇” 的水墨画……

依然还是昔年景象， 一如清同治

十一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 赋闲返乡

的前安徽巡抚唐训方造访 时 的 场

景———“薄雾杂轻烟， 古刹隐林际。”

年过花甲的唐训方在当日 《游大义山

记》 中写下了这段文字：

“由烟竹湖西遵古井而南， 斜径

纡回， 半杂砂石， 丛竹茂林， 古干奇

葩， 步步引人入胜。 忽有清流自石罅

涌出， 或浅或深、 分合无定， 余循涧

行约二三里， 越桐林， 桐实低垂， 咚

咚击轿顶有声……”

油桐， “花微红， 实大而圆。 每

实中有二子或四子 ， 可榨油 。” 油 ，

即点灯照明用的桐油， 古卷青灯不可

或缺的必需品。 在那片结满果实的油

桐林中， 油桐果敲打轿顶的咚咚声，

和着潺潺的水流， 合奏了百战归来的

这位湘军宿将终生难忘的天籁交响！

昔日烟竹湖所在， 而今建有梅埠

桥水库。 一汪碧波由东往北半环卧于

大义山侧， 承接了山间深涧倾泻而下

的涓涓细流。 白云青峰倒映于水中，

水鸟间或如音符般振翅飞过， 烟波浩

渺的湖光山色， 随时都能摄人心魄！

昔日至圣寺所在， 而今则建有大

义山水库。 在那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

的年代 ， 在这海拔

500

米的山坳之

中， 人们蓄起了这一池碧水， 琼楼玉

宇、 晨钟暮鼓， 就此匿迹销声、 玉碎

珠沉。

以儒家的 “至圣” 来命名佛寺， 至

圣寺开山祖师净讷的胸襟其实早已昭然

于世 。 他选择了明末进士智缵作为弟

子———还有比进士之才参禅更好的人选

吗？ 智缵， 号绪庵， 与清顺治年间衡州

兵宪 （武职， 又称兵备副使、 兵备道，

隶属巡抚， 节制都司和守备） 彭而述、

常宁知县张芳 （字鹿床、 又字菊人） 同

为进士， 都有诗文唱和。

《和彭兵宪题云阳署》 中， “今时

漫说赵州茶， 且共良朋误岁华。 最喜文

心符白凤， 却怜战骨拥黄沙。 江头有客

频敲楫， 门下何人素笼纱。 昨夜金风生

紫岫， 庭前乱落竺乾花。”

《和张鹿床明府见寄》 中， “天竺

先生复是谁， 无弦妙曲想钟期。 旧来好

事何人记， 老去深恩祇自宜。 矶畔闲行

垂钓早， 花边适意倚筇迟。 新诗寄我添

微笑， 只似山中把臂时。”

三位进士， 朝与野、 僧与俗、 居庙

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 唱和的是惺惺相

惜的友谊， 还是朝代更替、 兵荒马乱间

看破的红尘？

彭兵宪似乎很爱惜自己的羽毛， 他

并没有回应智缵， 而是与张知县去了湘

江之上泛舟， “清潇两岸绿如铺， 碧水

中分好画图。 颇奈扁舟忙里去， 春山欲

尽鹧鸪呼。”

倒是知县张芳厚道， 净讷曾在 《和

鹿床明府入山见访》 中担忧： “同游二

老今辞去， 未识先生肯共携。” 不料张

知县不但高调地欣然为智缵整理的 《义

山唱和集》 作了序， 还不吝溢美之辞地

称： “且拙为唐以来诗僧所仅见……”

可惜的是， 智缵并没有留下更多的

记载， 也没有人知道这位明末进士为何

出家。 是悼念覆灭的大明而不屑为满清

鞑子效力吗？ 可实际上， 他又与清廷的

地方官员过从甚密！

参禅写诗的还有一位前人王维。 王

维的晚年正是唐王朝干戈四起、 民不聊

生的年代， 他却从不触及社会的动荡，

只留下梦幻般的清新田园。 曾经 “风劲

角弓鸣， 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 雪

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 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 ， 千里暮云平 ” 的昂扬王

维、 上进王维、 豪放王维， 就此荡然无

存， 只剩下粉饰太平以及唯心的一点小

确幸……

王维自己其实是清楚的， 消极避世

非我所愿， 不得已而为之， 正如大慧普

觉禅师所说： “高原陆地， 不生莲花。

卑湿污泥， 乃生此花。”

在清同治十一年的那个仲秋， 那趟

大义山至圣寺之行 ， 唐训方瞬间顿

悟———在 《游大义山有感》 中他这样写

道： “我岂重来者， 顿触参禅意。 须弥

芥菜子， 卷放究何异。 忠恕与慈悲， 心

源无二致。 惟儒体用该， 民物胞与系。

治统绍心传 ， 较释得真际 。 末俗趋儇

薄， 仕学眇仁义。 诋佛论嚣嚣， 返衷亡

怍愧。 何如守寂僧， 闭目忘物累。”

人生之苦的根本原因是欲望太多太

盛， 参禅又岂能求这求那？ 再说了， 为

了社稷黎民， 自己已浴血奋战过， 是该

厌倦权利争夺的时候了， 能够 “事毕拂

衣去， 深藏功与名”， 急流勇退又何尝

不可！

辞官返乡的唐训方， 从此不再过问

政治， 只管安静教书育人和热衷社会公

益， 扩建双蹲书院， 设立义学与义庄，

建培元塔镇风水、 培人文。

依稀还记得十五年前在至圣寺中，

我也并未许愿， 只是那归途中的万家灯

火， 仿若人间的眼神一般温暖亲切！

我愿成为一株莲

贺成授

七月起身， 站立成一叠紧张的宣纸在

碧波荡漾的公园湖， 邂逅连片的荷盛

大的绽放， 瞬间平息我的潦草与不安

我看到一大群词语从纸上解散的欢喜

天地间正循环播放一支悠扬的曲子

阳光填词，清风作谱

她的娇羞， 让我想起关于初见的片段

青春般的怦然心动照亮了遥远的往事

那一丝浅浅的笑，藏在清澈的眼眸

仿若美好的此刻，抵达心灵的深处

端坐在叶上的花朵如佛在默然打坐

她是否已了然我这并无多少奢求的年岁虽

然曾经幻想，像沙漠与大海的梦

执着于追问谁口吐莲花，谁手送玫瑰

而现在，守住这样一种宁静是多么惬意

不必想象这纯净的笑靥如何生动四季

不必猜测这柔软的清香带有多少浪漫

灿如繁星的花朵如一个个善意的文字

必将温暖内心里更多萧索与荒凉的日子

我愿成为其中一朵，带着圣洁的名字

与灵魂，爱上划过指尖的月光

以及掠过水面的一缕不问世事的清风


